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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羊肉剁荞面
李晓钰

权向丽 王东周

蒲城：易俗社的文化抗战故事

路过靖边，路边饭馆的招牌总带着
股执拗的骄傲，“正宗羊肉剁荞面”七
个字被阳光晒得发亮。掀帘而入，映

入眼帘的常是师傅抡动两尺长的剁面刀，在案板上“笃笃笃”地
敲出节奏，案板上的荞面团渐渐化作根根面条，混着后厨飘来
的羊肉香，把毛乌素沙地干燥的风都染得温润了。这碗藏在陕
北高原褶皱里的面，是靖边人用风沙和阳光写就的味觉诗，每
一根面条都缠着土地的密码。

靖边羊肉的鲜美，是刻在地理基因里的。羊群常年被投喂
地椒草、沙葱，其肉质浸满草木的清香，连骨头缝都透着甘甜。
靖边人深谙其道，烹饪只用清水慢炖这一“极致减法”，带骨羊
肉剁块，投入些许花椒、两段红葱。大火烧开撇沫，转小火咕嘟
三个小时。汤色渐成诱人的乳白色，筷子轻触，羊肉便从骨头
上温柔滑落，入口即化，鲜味直抵心胃。

荞麦，是靖边人对贫瘠土地最深情的回应。它在黄沙与黄
土的夹缝中扎根，结出饱满如黑珍珠的籽粒。新收的荞麦，经
石碾脱壳，磨成粗细两种面粉。“七分细面，三分粗面”，是老师
傅调和口感的不传之秘，如此剁出的面条，筋骨十足，又带着荞
麦特有的微苦回甘，像极了靖边人的性子，硬朗里藏着温柔。

靖边人说，剁荞面的灵魂在“剁”字上，这也是靖边女子代
代相传的生存秘诀。一把特制的剁面刀，长约二尺，刃薄如蝉
翼，在巧妇手中化作乐器。提臂悬肘间，刀落案板急如骤雨，面
条如银丝飞舞，细若粉丝却韧劲十足。这不仅是厨艺，更是力
与美的交响。旧时靖边婚俗中，新妇过门首考便是剁荞面功
夫，刀起面落的韵律见证了无数新娘的人生序章。

靖边当地人喜欢的信天游唱道：“荞面饸饹羊腥汤，死死活
活相跟上。”这不仅唱出了羊肉剁荞面这对黄金搭档的暖心浓
味，更以美食比喻忠贞不渝的爱情。一碗合格的羊肉剁荞面，汤
头是“定盘星”。除了醇厚的清炖羊肉汤，老辈人爱点睛一笔，加
入“泽蒙花”，既解羊肉腻感，又添山野清酸。更有讲究的人家，
会撒一把风干羊肉碎，浓缩了阳光的味道，让鲜味瞬间翻倍。

在靖边，这碗面远非简单吃食。它是春耕地头保温桶里的
力气源泉；是秋收后邻里围坐炕桌、大汗淋漓的欢聚盛宴；是大
年初一清晨，寓意“长长久久”的开年第一餐。它浸透了生活的
滋味，承载着土地的馈赠与人情的温暖。

如今的靖边，高楼渐起，但街头的剁面馆依然人声鼎沸。
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与裹着头巾的老人同坐一桌，人手一只粗瓷
大碗，吸溜声此起彼伏。阳光穿过窗棂，照亮碗中荞麦面的暗
金光泽，沉底的羊肉块如琥珀般温润。门外吹来的风，带着沙
柳气息，与碗中香气缠绕。这碗面，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它是
靖边人将风沙里的苦、阳光里的甜、土地里的韧，统统“剁”进了
生活，熬成了日子该有的滚烫模样。

若你行至靖边，定要寻这碗面。当那“笃笃笃”的剁面声响
起，你听见的，是黄土地深沉的脉动，是生存的智慧，更是靖边
人把平凡日子过出百般滋味的那股子“不服输的倔强”！

在蒲城县档案馆，泛黄的卷宗静静
诉说着往昔岁月。

1944年，易俗社副社长刘淦写给蒲
城籍民主人士李约祉的手札，连同他与
蒲城县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财委会主
任委员王仲度商定的《简条》、易俗社在
蒲城演出的《露布》等珍贵档案，穿越战
火硝烟，历经岁月洗礼留存至今，依然
散发着历史的厚重气息。这些档案宛
如一把把钥匙，开启了那段以秦腔为号
角、以文化为战旗的抗战岁月，诉说着
文艺工作者与民众携手同心、共卫山河
的热血往事。

翻开《蒲城县志稿》，一幅特殊年代
的悲壮图景徐徐展开：“（1943年）八月
十九日，各界欢送第一次出国壮丁四百
名赴印度；十月三十日，送第二次出国
壮丁四百一十名赴印度；十一月二十五
日，送第三次出国壮丁三百二十名赴印
度……”据统计，1943-1944年间，蒲城
先后八次欢送近三千名热血青年奔赴印
度战场，投身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此时
的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正面战场胶着对峙，敌后战场惨烈厮杀，
每一个国民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1944年，时任蒲城县志馆馆长兼主
修的李约祉，以曾任易俗社社长的便利，
向时任易俗社副社长的富平人刘淦写
信，诚挚约请易俗社莅蒲公演，以慰劳即
将远征的壮士。李约祉的这份手札具体
内容现已无从知晓。但刘淦复信的手
札，却能串联起他与李约祉这两位易俗
社重要人物为抗战贡献力量的动人篇
章。易俗社的慰劳演出，早已超越普通
文艺活动的范畴，成为凝聚民族士气、传
递抗战信念的特殊仪式。

手札中，刘淦以严谨而不乏率性的
笔触，与李约祉商议易俗社莅蒲慰劳出
国军人的演出事宜。他在信中对演出日
子的斟酌，尽显对此次文化劳军活动的
重视。信中写道：
约之学兄大鉴：

奉书悉。慰劳出国军人固属义举，
但吾社早与雷村、曹村约定，到流曲镇、
苏坊为学校筹捐定演三日，美原为学校
筹捐定演十日，已将定钱交社。今日（即
十四日）奉到兄函，估计日数约在阳历本
月卅后，方能进行参加。弟决不定他处
戏，俟到苏坊崇德村时，再为商定赴蒲公
演。此复！敬祝

道安！
弟介夫顿首，十一月十四。

以上为刘淦手札内容。约之即李约

祉（1879-1969 年），名博，别号金粟逸
农，易俗社创始人李良材（字桐轩）长子，
其弟李仪祉为著名水利学家。李约祉
1906年加入同盟会，此后在革命、教育、
文化等诸多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他曾任省视学及省立女子模范小学
校长、女子模范中学校长，易俗社社长及
评议长、教务主任、编辑主任，全国教育
联合社陕西代表，蒲城县志馆馆长、县参
议会议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他担任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与政协委员，著述及剧作甚丰。

刘淦（1874-1948年），字介夫，亦作
介福，陕西富平人。早年任宝鸡、镇巴等
县知事，1917年后投身社会教育事业，
在易俗社任评议、副社长等职超 20
年。期间，他辅佐社长高培支处理诸多
社内外事务，助力易俗社发展。1941
年、1943年，他与编剧范紫东两次带队
赴宁夏演出，备受当地民众欢迎，还多
次率团在省内渭北各县巡回表演。他
生活简朴，关怀演员，自学中医为演员
治病，深受拥戴，为振兴秦腔、培育戏曲
新秀贡献诸多心血。

李约祉作为蒲城籍社会贤达，又数
度在易俗社身兼数职，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他成为此
次活动的关键联络人。刘淦在信中与他
频繁沟通，足见对其能力与人品的认可
与倚重。李约祉曾创作诸多剧本，如《韩
宝英》《优孟衣冠》等这些作品皆成为易
俗社当时演出的常选剧目。手札中虽未
阐述剧目的选定过程，但字里行间能感
受到二人对于剧目选择的谨慎——既要
契合抗战的时代主题，又要符合当地民
众与战士的欣赏口味，以达到最佳的精
神激励效果。

这封手札，不仅是演出安排的工作
通讯，更是文化抗战的生动注脚。刘淦
凭借在易俗社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与组
织能力，在社内统筹协调，确保演出团队
以最佳状态奔赴蒲城；李约祉则利用其
在蒲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号召力，为演
出顺利落地提供坚实保障。他们以秦
腔为媒介，让秦腔那激昂的旋律成为鼓
舞士气的战歌，在蒲城大地上凝聚起军
民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强大精神力
量。这封手札，见证了他们在特殊历史
时期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心血，也为后
人研究抗战时期文艺团体的爱国担当
与文化抗战的独特意义，提供了珍贵而
翔实的一手资料。

可以想象：易俗社莅蒲演出的那段
日子，当带着满腔热忱和精湛技艺的演

员以苍凉豪迈的唱腔唱出“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的悲壮，当舞台上演绎出保
家卫国的英勇故事，台下的战士与百姓
热泪盈眶。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
光芒，心中燃起熊熊的爱国之火。这不
是简单的艺术欣赏，而是一场全民参与
的精神动员。秦腔的粗犷豪放，唤醒了
秦人骨子里的血性，易俗社的剧目内涵，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战士
从戏曲中汲取力量，带着父老乡亲的期
许踏上战场；民众在戏曲中坚定信念，以
顽强不屈的姿态支持抗战。演员的表
演，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个人的
心田；如同战鼓，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和抗战决心。

易俗社莅蒲慰劳演出，是抗战文化
战线的生动缩影。在物资匮乏、战火纷
飞的岁月，文艺工作者以戏曲为武器，用

文化的力量构筑起抵御外侮的精神长
城。他们的努力，让抗战不仅是军事与
经济的较量，更成为一场关乎民族文化
传承与精神存续的伟大斗争。这种文化
抗战的力量，看似无形，却深深根植于每
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熬
过漫漫长夜的精神火种。易俗社与蒲城
商定双方合作细节、演出安排等事宜的
《简条》，则体现了这次慰劳演出的严谨
与周全；易俗社在蒲城演出的《露布》，则
是这次慰劳演出盛况的生动记录。

如今，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尘封
的抗战档案，它们依然在诉说着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们见证了文艺工
作者的爱国担当，诉说着文艺救国的
不朽传奇，更激励着后人在民族复兴
的征程中，传承文化自信的力量，奏响
时代发展的强音。

《简条》。

历史上，永寿县就是一个严重缺水的
地区，人们常为吃水而发愁。据清康熙
《永寿县志》记载：“永邑土山戴石，掘井孔
艰。远汲深沟，邑人苦之。”

北宋皇祐初年，一位改变永寿百姓吃
水困难的关键人物踏上了这片干涸的土
地，他就是被朝廷调任永寿县令的进士、
蓝田人吕大防。初到永寿，吕大防面对县
城无井，百姓吃水要到很远的山沟去挑，
往来五六里路，很是艰难的困局，他率领
勘察队伍，深入周边山川沟壑到处找水，
在距离县城五里的分水岭发现了两处泉
水。然而，泉水与县城之间地势高低不
平，引水并非易事。吕大防根据地形，凿
山为渠，成功地把泉水引入了县城，长期
困扰县城百姓的吃水难题终于解决了。
永寿人民为感念吕县令的恩德，便把这个
泉取名叫“吕公泉”，渠被唤为“吕公惠民
渠”，还编成歌谣：“泉之来兮东涧边，昔我
劳苦今安然。愿公早入佐天子，霈为膏泽
及民编。”赞颂吕大防的惠政之举。后来
吕大防凭借卓越的才能和实干精神，一路
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汲郡公。

吕公惠民渠自建成后，多次面临淤
塞、损毁的危机，却也因历代贤能之士接
力修葺而延续下来。金泰和元年（1201），
进士邢珣调任永寿县主簿，看到吕公泉年
久失修，功能渐弱，又重修了吕公泉。泉
通之日，男女老少欢天喜地，歌曰：“我公
来兮扬仁风，当时涧水能复通。济人利物

谁与同，昔有吕公今邢公。”由于泉水离城
较远，“建瓴而下，则趋涧，迤逦渠之，乃得
入郭，甚不易也。故屡渠而屡废。”到元至
大二年（1309），永寿人白用又自觉地肩负
起守护惠民渠的责任。有一天，他又一次
出城找水，步行来到城北五里许，看到一
股泉水向南而流，十分高兴，带头捐钱，号
召大家重新修渠引水。在大家的齐心协
力下，“瓦沟引流，直达城内，民利赖之。”
据说，白用以“瓦沟引流”之法，用民间烧
制的瓦罐去底后套在一起连成管道，将泉
水引入县城的。至今在永寿县民间，把这
个渠所在的沟还叫作“罐罐沟”。

清康熙七年（1668），举人出身的南
昌人张焜被授为永寿县知县。他到任
后，看到永寿城池破败，百姓困苦之景，
决心改变现状。他不仅立即带领仆从返
回家乡筹集了 3000多两白银，回到永寿
主持修建了新的永寿县城，而且对惠民
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复。据清光绪
《永寿县新志》记载，张焜常常叹息说：
“民之苦恒在饥，今永民又兼苦渴耶，日
思所以济之。”他听说宋时，永寿修有吕
公泉，“特患无觅之者”。于是带领县尉
傅斌、教谕任名世和永寿贡生赵云熙踏
上寻泉找水之路，终于在离县城八里处，
临近分水岭麓的地方，“随令掘之，渐有
清液渗出，再深掘之则汩汩然矣。”“逾数
十武，掘之，水溢。又逾数十武掘之，水
又溢。”终于找到了三处甘美香甜的泉

水。第二天，张焜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
招募民夫，把三泉汇于一处，因势利导，
开麓成渠。在修渠的过程中，他指导修
渠人员削平高处，填平低处，有山岭的，
凿洞通之，有深崖的，刳木渡之，逶迤曲
折，引水入城。在城内砌筑成两个蓄水
池，一个用于人饮，一个用于畜用，又一
次成功解决了永寿县城人畜饮水问题。
可是时间不长，就有永寿百姓找到张知
县说，渠是土渠，水有渗漏，真正流到城
里的水不多。有的还说，如果到了冬季
天寒地冻，渠水结冰了，流不到城里，怎
么办？如果平时没有人进行整修疏通，
渠水淤滞了，又怎么办？张焜听到大家
的意见后，深入百姓当中征求对策，并经
过深入思索认为，“水不就土则不渗，水
不见风则不凝。”于是命令制陶人制作瓦
筒数千，顺水连接，覆以厚土，其断崖处
将刳木换为石枧，并招募两名民夫，不定
时进行整修疏导，做到了泉水涓滴不漏，
严寒不凝，四时无倾泻之患。据清光绪
《永寿县新志》记载，张焜此举使惠民泉
“涸废数百年，一旦复之。是岁田谷多双
穗，至有六穗八穗者。”这虽然有些夸张，
但张知县修渠引水给永寿县城百姓生产
生活带来实惠那是肯定的，而称惠民泉
渠为咸阳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工程也不
为过。再后来，惠民渠由于地震被压塌
了，渠道不太通畅。到清雍正十年
（1732），乾州知州王以观和永寿知县黄

中铨对惠民渠进行了维修。乾隆四十一
年（1776），永寿知县郑居中又对惠民渠
做了一次大的修复，并在泉旁开凿了一
口一丈多深的井，便于平时蓄水，并给井
起名“承流井”，将惠民渠更名为“余泽
渠”。清代以后，虽无明确史料记述惠民
泉渠的后续状况，但可以推测，泉眼或许
依旧潺潺流淌，保持着自然的韵律，而承
载无数历史记忆的惠民渠，逐渐湮没在
岁月的尘埃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饮水困难地区人民的吃水问题，在
全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永寿县境内的许
多沟岔都相继建起了规模不同的水坝，利
用水泵的扬程，有效解决了人们的饮水困
难。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以解
决饮水困难地区人民人畜饮水困难为重
点，组织实施了一大批规模较大的供水工
程，永寿县村村有了辐射井，建起了高水
塔，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管，吃上了干
净甜美的自来水，彻底告别了靠天吃水或
没水可吃的历史。

从北宋吕公泉渠的开凿，到当代水利
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永寿县一脉相承、接续
为民修渠引水的变迁史，既是一部与自然
抗争、谋求生存发展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凝
聚着历代先贤智慧与汗水的民生史。那些
湮灭的水渠、流传的故事、变迁的水利工
程，共同勾勒出永寿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
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